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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不血刃渡黄河

仲夏之夜。

里的黄河水，从濮城至东阿间 正奔腾不息，打着涡

漩哗哗啦啦由西向东流淌。夜，安谧静寂，星垂平野，月涌

中流，河边只有芦苇与菖蒲叶子，在夜风吹动下轻轻作响。

在夜色苍茫中，黄河船工从芦苇深处推出一只只平头木船，

邓小平政委敏捷地跳上船去，然后又扭过头来，帮助两名卫

士把刘伯承司令员也拉上木船，两位野战大军的主帅，意气

风发地并肩站在船头上，船像脱弦利箭，向黄河南岸急驶而

去⋯⋯

这是　 年 月 日晚，刘伯承与邓小平两位主帅指挥

万野战大军突破黄河天险，开始战略反攻的情景。湍急的

河水激起的浪花拍打着船舷，桨橹发出单调的节拍。邓政委

章　　刘第 邓挥师驰骋于江淮河汉

巧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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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开自己胸前的钮扣，让和畅的薰风吹拂着他宽阔的胸膛。

“⋯⋯什么足抵‘四十万大军’的黄河防线？”夜风掀动

着邓政委的衣襟，他把双手插在自己腰间，对身边的司令员

说，“这不是一枪未发，就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了吗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刘司令员用手推了推自己的玳瑁框眼镜，

非常赞同地说，“不明修栈道，怎么能暗渡陈仓呢！这就叫

‘临晋设疑，夏阳渡军’嘛！”两位首长谈笑风生，相视而笑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再听着两位首长的一对一答，伫立在刘、邓

身后的指挥部人员，个个露出惊喜之色。谁都知道，国民党

报纸和中央社差不多天天都在吹嘘，黄河是足抵“四十万大

军”的天然防线，是东方的“马其诺”！就连站在刘、邓身后

的参谋们和随从人员都处在惊疑之中，难道这号称颠扑不破

的防线，就这样突破了吗？敌人的河防部队在哪里？为什么

这样风平浪静，为什么敌人竟一枪不发？在首长身边的工作

人员，对刘、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精湛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，

无不折腰服膺，打心眼儿里佩服，都觉得这是个学习刘邓军

事指挥实践的最好机会。

这是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的事了。国民党把向解

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，敌人分别把二十多万的

兵力压在陕北战场上；又调四十多万重兵放在华东战场上。

刘邓把这种形势，称作是一只大哑铃，两头沉，中间细。党

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、展开战略进攻

的方针，以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。至于何时行动，如何突破

黄河天险，一切由刘邓决定。

在渡河之前，刘邓把野战大军中的 万精兵，盘弓挽马

地放在自己身边，让这 万人纹丝儿不动。却让太行、冀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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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区部队，在豫北发起攻势，跟敌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又令豫

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地区佯攻，以转移敌人视线，刘邓则在

自己的指挥位置上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⋯⋯

指挥部设在一间典型的农民住房里，黄泥巴墙，苫着茅

草顶，房间不大，四周墙上钉满作战地图，中间摆着两张对

接的八仙桌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，邓政委坐在桌边，一边看

着地图，一边抽烟。面前一只粗瓷碟已堆满了烟蒂，有人把

它移开，新放上一只小碟，又扔进两三个烟蒂。刘司令员把

双手插在腰间赭色皮带中，围着呢毯方桌在踱步。参谋长李

达在屋角手执耳机，接听冀南、豫皖苏军区报告战况。

“⋯⋯给我打，要狠狠地打！”邓政委用力在瓷碟中拧熄

一支香烟，只听他对野战军参谋长命令着：“要向敌人平汉路

据点、陇海路据点进攻。”

“打开封、打安阳⋯⋯”刘司令员补充着，下着命令，

“要敢打敢拚！”

当时，人们迷惑不解，谁都知道刘邓指挥着几十万大军，

但在身边的 万精兵是他们的铁拳头，把这样精锐之师蛰伏

在身边，而要两支地方军打交通线，攻据点，连指挥部的参

谋人员都有些迷惑不解；敌人郑州前线指挥部和他的智囊团

更蒙在鼓里。连敌军前线发言人都说，刘邓军队已溃不成军，

不堪一击，最近他们可能向西逃窜，不是回豫西，就是回晋

东，目前他们正为退却而清扫道路，云云。敌人的河防部队

听到前线发言人这样说，既然刘邓军队向西南运动，黄河完

全可以不设防了。在滩头阵地守防，自然没有回县城睡觉舒

服。所以，在我刘邓渡河军队地点的正面，虽有两个师敌人

扼守河防，因为听说“共军要西窜”，虽挖有滩头阵地，但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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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不进入阵地，而是把河防部队撤出几十里，在县城休

当刘邓全军渡河完毕，敌河防部队才从梦中惊醒⋯⋯

“怎么样？难道这不有些像我国有名的传统战法？临晋设

，夏阳渡军？”刘伯承不仅是著名军事指挥家，而且是造诣

很深的军事教育家，他这样说着，就对身边的参谋、随从人

员讲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：公元前二百多年，汉、魏在黄

相，河边上交兵，刘邦以韩信为左 举兵攻魏。魏王豹把自

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，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

晋关，阻遏汉军渡河。于是，韩信声东击西、避实击虚，故

意把战船集中起来，摆出个要在临晋渡河的架势，暗中却调

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在夏阳用简便工具木罂缶渡军，突然出

现于敌后，连魏王豹也做了俘虏。司令员把话题由讲古引到

现实。他说：“我们让冀南、豫皖苏两支部队打得非常热闹，

我们好从中举事！”

“这就叫示形作战嘛！”邓政委一向讲话言简意赅，许多

深奥的战理，他是一语道破：“示形于西，而击于东，迷盲敌

人，趁机进取！”

他们刚说到这儿，从西南方向朝着济南、沿着黄河飞过

来两架飞机，敌机一边飞，一边扔下照明弹，降落伞吊着五

颜六色的彩灯，把夜空点缀得十分美丽⋯⋯

“敌人是怕我们渡河寂寞，还特地点亮天灯，”邓政委平

时严肃，不苟言笑，这时却十分兴奋地对司令员说，“敌机还

是一侦察、二报告，不等叫来轰炸机，我们全军渡河完毕！”

敌机果然只撒照明弹，根本不扫射，解放军行动神速，

飞快渡过了黄河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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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利达克斯之剑

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拿着“空侦”报告，来到南京黄埔

路“总统”官邸。

在官邸香气四溢、华灯初上的玫瑰园里，蒋介石正欢宴

回国述职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。宴会上觥筹交错，灯红酒绿，

江浙美酿佳肴的香气，伴着玫瑰园的清馨，在草坪上飘散着。

在蒋介石面前摆的只是一副象牙箸子、一杯矿泉水，他身边

是那位温文尔雅的司徒雷登先生。当国民党作战厅长拿着

“空侦”电报，踏着花荫走到蒋介石身后，把刘邓大军突过黄

河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，蒋介石不啻是听到一声炸雷，牙箸

落在桌上，两眼发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当他把从作战厅厅

长手中接过的报告，传给了司徒雷登，司徒雷登一反平时翩

翩绅士的高雅风度，大惊失色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惊叫着说：

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，是惊人的事件！有重兵驻守，不亚于

法 万银国的‘马其诺防线’被攻破，你们花着每月平均

元的美援军费，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，共军竟然一

枪未发，突破足抵‘四十万大军’的国军防线，国军力量，

日见势微！”

“大使先生，”蒋介石竭力地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，

他定了定神儿，说，“你听我解释⋯⋯”

“我不想听你解释。”大使武断地摇了摇头，像是杂货商

摇自己的货郎鼓。他说：“你找魏德迈将军去作解释吧，他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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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，最近要来华考察军事，阁下需要解

释什么，就向他解释好了。”

“大使先生请放心！”蒋介石对司徒雷登说，“我将亲赴前

线，采取一切手段，把刘邓部逐回黄河以北，或者就地消灭

他们。”

“愿上帝与你同在！”司徒雷登像在念祷词，然后站起身

来，抿了抿鬓角，“魏德迈先生来华，你可以找他谈谈。”

刘邓大军渡河成功，蒋介石集团惊恐万状。蒋介石不顾

起码的礼仪，他不打算在南京坐等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到来，

而是乘飞机飞到郑州前线。他走下飞机舷梯，对机场鹄立多

时的国民党前线将领环顾了一圈，便一头钻进一辆特地为他

预备的高级“别克”轿车中，赶往郑州“剿总”作战厅，没

顾得喘一口气，便俯首在鲁南战场的沙盘上⋯⋯

“对付刘邓，可不像别人想象得那么简单！”蒋介石在南

京受了“大使”的奚落，不得不自我解嘲。顾祝同虽自称半

拉子军事家，对上党、平汉战役的教训，却从来不肯忘记。

就连曾在台儿庄作战博得虚名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，一提上

党、平汉就谈虎色变。在台儿庄据他说跟日军打过平手，在

平汉线他可甘拜了下风。这位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，这时听

了蒋介石的这句话，只有暗自点点头。只听蒋介石稍稍提高

了点儿声气问：“怎么把刘邓部再赶回黄河彼岸，你们有什么

高见？！”

国民党将领在作战大厅，环立如堵，但谁也没有放声。

蒋介石看着顾祝同，顾祝同十分惶恐：“校长的想法，就是学

生的想法。”

蒋介石停在刘峙面前。这位人称“福将” 把身体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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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得十分出色的“败军之将”，对蒋介石是诚惶诚恐，见蒋介

石眼光逼视着他，他连忙说：“领袖的打算，也是我们的打

算。”

蒋介石见人们都不敢多说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肚子怨气，

到这时才发泄出来：“嗯，嗯，饭桶、乏货，银样蜡枪头！几

个师的兵力，凭借黄河天险，一枪未开，被共军抢渡！这是

失职，应送军事法庭受审判！”

大厅里鸦雀无声，谁都不敢动一动。国民党许多达贵显

赫如刘峙、孙连仲、王敬久、王仲廉、胡琏、邱清泉、孙元

良等都面面相觑，连粗气也不敢出。

蒋介石见部下不敢多说，率尔宣布命令：“我命令由王敬

久、王仲廉两集团军并肩作战，蝉联进攻，以五十五师守郓

城，以六十三师之一五二旅占定陶；吸引刘邓屯兵城下；以

整三十二师、六十六师、七十师共 个旅之众，齐头并进，

消灭刘邓部于黄河南岸，或逼其逃过河去！”

蒋介石一声令下，王敬久、王仲廉连夜离开郑州行营，

调兵遣将，准备大显身手。

在行营，蒋介石大声吩咐他的侍卫长：“叫侯腾、郑介民

连夜来见我！”

侍卫长要通了国防部二厅主管情报的厅长侯腾，同时电

话也要通了保密局负责人郑介民的电话⋯⋯

一辆油光锃亮的“雪佛莱”轿车里坐着二厅厅长侯腾、

保密局长郑介民。侯、郑听侍卫长口气，老头子脾气十分火

爆，已连续骂了好几名主官，侍卫长要他们特别当心。侯、

郑自知情势不好，从上飞机起直到换上汽车，心中一直在打

鼓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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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⋯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⋯⋯对，对青天

而股战，望苍穹而寒栗，不知何时，大祸之将临⋯⋯”侯腾

十分坦率地对郑介民说出自己的心情，战场上连连失利，蒋

介石一直骂侯腾情报不准，有时侯腾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心想

要不是自己沾着脖子下面“梅花”将星领章的光，恐怕也早

跟侍卫长一样挨上了嘴巴。真是伴君如伴虎呵！想到这里，

他对车上同伴说：“我老觉得头上悬着把无形的利剑，不知什

么时候它会落下来⋯⋯”

“我也有同感！”郑介民毫不隐晦地赞同侯腾的话，“头上

是有一把锋利的剑，早就悬在那里！叫摩利达克斯之剑！”郑

介民一语道破，侯腾连连点头称是⋯⋯

在希腊神话中，传说着摩利达克斯之剑的故事。这个故

事说，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，要人用一根马尾，把一

柄利剑悬挂在廷臣摩利达克斯头顶上，以示君王多危。

“这柄利剑不能总在我们头上悬着呵，” 测，侯腾居心

对特务头子郑介民说：“应该掷向共方，挂在他们头上！”

“恐怕老头子找我们，也是这个意思。”郑介民诡谲地说

侯道：“你的黄河险情情报，搞得怎么样了 、郑两人，提

心吊胆，有一问没一答地见到了蒋介石。

“戴雨农生前常说，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，想办法用别

的方法拿到它。”蒋介石在戴笠死后，常爱重复戴笠的一句

话：党国有两个轮子，一个是公开战线 军队；一个是秘

密战线 特工。现在，蒋介石在说过戴笠的这句话后，问

侯腾：“黄河险情怎么样？水位怎样，尤其鲁西南一带河堤情

况⋯⋯”

侯腾一一作了汇报，然后蒋介石对郑介民吩咐：“重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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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必有勇夫！多派高手，进入共军驻地，由空军配合，直

接对他们主帅行动， 万元大洋，这是赏格！”

于是，侯腾离开作战厅时，知道老头子决心要用“黄河

战略”消灭刘邓 万大军；而郑介民亲耳听到蒋介石许诺以“

元”重赏，对共军主帅采取行动⋯⋯

侯腾根据蒋介石面谕制订了“黄河战略”计划。香饵之

下，必有死鱼。想获重赏的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出动了。侯腾

与郑介民颇为得意，他俩合计，把他们这次整个行动计划，

叫做“摩利达克斯之剑”行动⋯⋯

蒋介石的内战战车的另一个车轮是他们的军事行动。当

个旅之“二王”带着 众，来到郓城、巨野、定陶，准备死

守，吸引刘邓攻城，便于拊其侧背；右路从巨野东南到金乡

西北摆了一字长蛇阵，企图逼刘邓背水而战。

“这不是什么常山之蛇，名曰率然，击其头则尾至，击其

尾则头至；击腰则首尾并至。”刘伯承司令员靠着两副眼镜替

换使用，再手持高倍数放大镜才能看清 军用图上比

针鼻还小的字，他审视着敌人的兵力部署，对邓政委说：“你

看，敌人这是一字死蛇阵，首尾不顾，尾大不掉！”

“此时不打，还待何时？！”邓政委当机立断，与司令员一

起定下决心“：打！”

司令员、政委一起俯在地图上，过黄河后的一场激战打

响了。刘邓大军以迅 天作战，歼敌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经

个旅⋯⋯

国民党军的名牌，如颇有名气的六十六师，在这次战役

中，不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，连师长宋瑞珂也作了俘虏。蒋

介石 个旅被歼使他如丧考妣。于是采纳了侯腾、郑介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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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案。“摩里达克斯之剑”行动加速实施着。

蒋介石要二厅和保密局把“摩”号行动补充完臻，这个

计划本身就是针对刘邓主帅采取行动，并企图捣毁野战军指

万精挥部；再一步把跨过黄河的 兵，统统消灭或赶回黄河

以北。

蒋介石尽管算盘打得很好，但其算盘珠往往是靠解放军

高级指挥员来拨动。侯腾、郑介民派出几个特别行动小组，

在偷越防线时，已被解放军捕获，纷纷落网。只有一个小组

几经 丁官屯。周折和挣扎进入野战大军指挥部刘邓驻地

敌特毕竟是些视觉嗅觉灵敏、训练有素的鹰犬式人物，他们

靠蛛丝马迹判断情况。当见丁官屯一家大院中，有一捆木柱

般粗的电线，从院中拉出，拉向四面八方时，这些“鹰犬”

肯定，这儿就是野战军指挥部，当他们刚在指挥部大院不远

的地方，暗中摆下丁字型布板，一架“黑寡妇”敌机跟踪而

至，只转了半个圈子，朝着丁字型布板，投下弹来 弹

命中后墙，把刘邓指挥部作战室震塌半间，一架电台也炸毁。

但刘邓首长安全无恙。因为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的都是些智

勇兼备、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作人员，他们见“黑寡妇”

轰炸机只转半圈就要俯冲，拉起刘邓首长奔离了大院，几乎

刚离屋不久，弹投下来了。见这些飞机来得蹊跷，有人连忙

抓起了敌人摆下的目标，等敌轰炸机群再飞来，已失去了目

标，只能狂轰滥炸了。

敌人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解放军自渡河以来，天空像

哭孩儿脸，一天未晴过，整日哗哗啦啦下雨，直下得鲁西南

一带河平沟满，黄河平槽。地里庄稼被水淹倒，平地水深三

尺。巨野、菏泽间本来地势低洼，不少地方黄河河堤高过房



第 11 页

顶，一旦河堤决口，沿岸数百万人民将葬身鱼腹，看着这种

情势，刘邓首长心情万分焦急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蒋介石心中一阵窃喜。因为兵借水势，

只要炸开一段黄河堤，学一个水淹七军的故事，让黄河来归

故道，即使不能把刘邓大军全部葬入水底，等他们从水中爬

出来，黄河已经改道，他们又在黄河以北了，这就是蒋介石

要侯、郑等人完善的“摩”号行动第二方案。

消灭刘邓大军总部行动告吹，“摩”号行动第二方案开始

执行。蒋介石命令空军连续侦察黄河水情，并由他亲自掌握

炸堤行动。蒋介石只要下一声命令，炸堤飞机立即起飞⋯⋯

装满炸弹的飞机，只要蒋介石把手一挥，鲁西南一带，尤其

是巨野、菏泽间便会变成一片汪洋大海⋯⋯

“⋯⋯真是忧心如焚呵！”刘伯承司令员叫人搬来一把柳

圈太师椅，坐在指挥正屋门口，望着院子里的瓢泼大雨，他

心情十分焦急，“常言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！这黄河

要决堤，土能屯住吗？”

屋外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鲁西南的茅草屋，没有几间

能顶住这么大的雨，指挥部作战室屋里盆平缸满，满屋地下

足有半尺来深积水，邓小平政委连裤脚也不挽，踏着半尺深

积水，在屋里边抽烟边踱步。

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拿着“中央社”两则电讯走进屋子，

邓政委只朝第一则电讯标题瞥了一眼，便顺手把这条无聊的

东西递给刘司令员；另一则电讯是说黄河水利专家云集郑州

开会，讨论“黄河归故”一举势在必行⋯⋯

“真是无聊之至，”司令员看了看电讯，把它掷向茶几。

他笑着问邓政委：“我们这是第几次了？”自从解放军转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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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作战，刘邓离开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 邯郸，国民党和

“中央社”一再传谣：一会儿说刘邓作战负伤；一会儿说他们

身亡，这次又说被炸死⋯⋯

“中央社就是造谣社嘛！”邓政委指着第二份电讯说：

“瞧，这一份⋯⋯什么水利专家，我看他是水战专家，什么学

者，我看就是蒋介石他自己！‘黄河归故，势在必行’，是敌

人放出迷惑公众舆论的探测气球！”

邓小平政委的真知灼见，精辟分析，看敌人真是入木三

分，一语戳破对方的阴谋。只见他两眼炯炯放光，倏然停止

踱步，说出自己的打算：“这仗，我们不在黄河边上打了！准

备提前行动，全军直进大别山！”

党中央和中央军委，决定由刘邓率军渡河，实施中央突

破，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序幕。军委原定，要刘邓大军

在黄河边多打几仗，因为越多歼灭几旅敌人，进军路上包袱

越轻，并要求刘邓大军取得消灭敌 个旅的伟大胜利后，要

多休整几天，至于何时动身南征，一切由刘邓自行决定。此

邓政委满脸果断坚定的神色，他时， 声音铿锵，急人民之所

急：“为了冀鲁豫边区 万同胞，为了人民不遭洪水之害，

这几仗不打了，我们提前行动！”

但此举谈何容易，全军渡过黄河，连战皆捷，一天也没

有休息，再提前进行这样大的战略行动，究竟行不行？

“为 万人民利益，为全军安危！”刘司令员语重心长

地说“，你我不谋而合，走！”

刘邓一声令下，向大别山挺进开始了。全军跨陇海、越

黄泛，过汝河、渡淮水，开始了千里跃进。黄泛区茫茫泥淖，

是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南京智囊团断定大军根本渡不过黄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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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军穿越黄泛区

正如蒋介石亲自给刘汝明下命令所讲的那样：无毒不丈

夫，他这一手可真够毒的。连一向镇定若恒的刘伯承也沉不

住气了，亲自驱车到黄河边观察水势，并指挥部队日夜加堵

黄河大堤。

邓小平坐在指挥室里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心里还是咚

咚直跳。

大雨下个不停，刘伯承终于感到光靠加堵黄河大堤不是

个办法，又连夜冒雨赶了回来，邓小平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情

况，知道白天蒋军飞机炸开的一个缺口被堵了起来，不由得

松了一口气道：

“龟儿子蒋介石来这一手儿，真是人天共愤，我们一定要

通过新华社来揭露他的反动嘴脸！”

“那你就赶快写个稿子罢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蒋介石是个

什么东西。如果全国的民众都起来反对，他就要考虑考虑后

果了。相信他也懂得‘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’的道理。”

李达道：“我觉得稿子要写，部队也要准备行动，尽快转

移到安全地带。”

邓小平：“要想安全，只有过黄河，蒋介石要的就是我们

如此，那办不到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”

刘伯承想了想道：“我们可以以十一纵和地方武装在黄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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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渡口佯动，造成我军准备北渡的假象，使蒋介石上一个大

当。”

邓小平道：“如有必要，让他们真的过黄河也不要紧，反

正我们没有计划要他们南下。”

刘伯承：“我看就这样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六纵队及

随军地方干部 立即结束休整，作好南下的准备，邓政委的

意见呢？”

邓小平猛地丢下烟蒂：“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，不如说走

就走。犹豫不决乃是兵家之大忌！”

月 日夜，刘邓先斩后奏，未等中央的回电就率领大军

出发了。第一纵队并中原独立旅为右路，第三纵队为左路，

第二、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，三路大

军，向着大别山衔枚疾进。

月 日，毛泽东复电刘邓：

“决定完全正确。”

当晚，毛泽东接到二局报告：敌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

五、第八十四、第八十五、第五十七、第七、第四十八等

个整编师兵力分别由菏泽、袁口、嘉祥、洛宁等地向刘邓大

军合围。他的心又悬了起来，躺上床怎么也睡不着。次日，

他致电刘邓：

“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，一切由你们机动处理。”

日，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邱间和虞城地区越过了陇海

路。蒋介石闻报大吃一惊，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顾祝同：

“你们不是报告说共匪已经北渡黄河了吗？究竟是怎么一

回事？”

顾祝同答：“共军北渡黄河确有其事 而且为数不少。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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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职判断：南下陇海路的匪部，可能是因北渡不成而南窜。”

蒋介石搁下电话，心里想：空军报告说，炸沉了刘伯承

的一百多条船，看来刘伯承的十几万大军要想在短时间内全

部渡河，确实不大可能，加之连续作战逾月，短期内也难以

再战，只好往南逃窜了。随即，他便命令：以整编第四十六

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；以罗广

文集团、 个旅为第一梯队，王敬久集团 个旅张淦集团共

为第二梯队跟踪追击刘邓； 个旅位于平汉路许昌、另以

个交警总队布防河等地，以 个整编师及 于柘城、鹿邑地

区，相机侧击。

“一定要把刘伯承匪部围歼于黄泛区内！”

日，刘邓大军到了黄月 泛区的边缘。豫皖苏军区派

来的向导说，黄泛区宽达 公里，遍地淤泥，积水没膝，深

处及脐，没有道路，没有人烟，行军、食宿均十分困难。各

部停住了脚步。刘伯承赶到前面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果然灰

茫茫的一望无际。

怎 ？么办

走！

日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上，邓在 小平最后说：

“慈不掌兵！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，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

和安全，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，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

幸福。我们要学会算大帐。”

月 日夜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扔掉了吉普车，各纵队的

首长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炮兵，大家手挽着手，踏进了没膝

深的污泥⋯⋯

刘伯承的鞋子掉了，脚割出了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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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陷进污泥，弄得卫士们手忙脚乱，反而呛了几口

污水。

美制榴弹炮炮兵们忍痛丢掉了自己的心肝宝贝 。

这一夜，刘邓大军以惊人的毅力，战胜了重重困难，胜

利通过黄泛区。

日，大军直趋沙河。蚌埠的第四十六师还没有赶到，

地方团队望风而逃。

蒋介石接到空军的报告，差点晕了过去。宋美龄赶忙把

他扶住，不识时务地问道：

“你不是说，刘伯承已经不堪一击了吗？怎么弄成这个样

子？”

蒋介石的嘴唇抖了抖，好半天才蹦出一句：

“我被刘瞎子骗啦。”

说完，他甩手出了官邸。

蒋介石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。

在沙河南岸休息了一天，掩埋和炸毁了所有的重炮和车

辆，刘邓大军又向南疾进了。

月 日，第六纵队进抵淮河，第二、第三纵队也渡过

了汝河，分路继续前进。当刘邓率领中原局、野战军直属队

和第六队到达汝河北岸时，敌整第八十五师在蒋介石“杀头”

令的督促下，已先一步赶到汝河南岸，占领了汝南埠等渡口，

堵住了刘邓的去路。

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，情况万分危急。

大白天，六纵十八旅的勇士们利用仅能找到的几口木船，

冒着天空敌机的轰炸和对岸强敌的密集扫射，在湍急的汝河

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浮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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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人从东西南三面，疯狂地向十八旅所控制的唯一桥头

堡大雷庄反扑。旅长肖永银提着手枪在电话里对纵队首长说：

“十八旅就算全打光了，也一定要把这个命根子守住！”

说完，电话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。

入夜，敌人为了防止大部队夜间渡河，在从油房店到汝

南埠连绵几十里的河岸边放起了大火，前线指挥所的首长们

闹不清敌人到底来了多少，一张张脸变得铁青，正在焦急万

分的时候，刘邓和李达赶到了。

邓小平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身旁敌人炮弹的爆炸声，从容

不迫地叫李达向大家介绍了敌情，然后说：

“敌人是想拖住我野战军的主力，在汝河一带决战，打乱

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。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，没有

别的出路。今天过不去汝河，后边的敌人明天就赶到了。过

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，或者转回去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完不成

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。在紧急的关头，正是考验我们

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。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，不惜一

切代价，坚决打过去！”

站在一旁沉思的刘伯承提高了嗓子接着说：“狭路相逢勇

者胜，你们明白吗？从现在起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敌人的

飞机大炮，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，从这里杀

出一条血路冲过去，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。”

最后，刘邓又对接防大雷庄桥头堡的十六旅旅长尤太忠

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，并强调说：

“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晚上，等大军全部过河后才能南撤。”

尤太忠为了让刘邓尽快离开危险之地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

都回答一个“是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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